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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智能技术与电商直播深度融合的背景下，AI主播作为新型的数字劳动主体，推动了数字劳动形态的演

变，重塑了电商行业的运行逻辑。本文基于数字劳动和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去分析AI主播这一数字

劳动新形态的表征，深入探讨其给电商行业带来的双重影响，并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对于AI主播带来的

侵权、隐性剥削等问题，本文提出要积极构建人机协同的信任机制、激活原创内容生态和推进多元共治

的数字商业秩序等应对策略，力求在技术赋能与人文价值之间寻求动态平衡，以实现电商行业的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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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smart technology and e-commerce live broadcasts,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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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hors, as new digital labor subjects, have promoted the evolution of digital labor forms and re-
shaped the operating logic of the e-commerce industry. Based on digital labor and Marx’s alienated 
labor theor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epresentation of AI anchors, a new form of digital labor, deeply 
explores its dual impact on the e-commerce industry, and proposes targeted countermeasures. In 
response to issues such as infringement and hidden exploitation caused by AI anchors, this article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actively building a trust mechanism for human-machine collab-
oration, activating the original content ecosystem, and promoting a digital business order of diverse 
co-governance, striving to find a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hu-
manistic values to achiev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commerc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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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直播带货这一新型的电商零售模式是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电商与直播的双向融合过程中产生的，

并且在当前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根据相关数据显示，2024 年，电商直播领跑、各类型垂类直播全面

发展，我国职业主播达 3880 万人[1]。此外，2025 年直播电商 GMV (商品交易总额)超 5 万亿元，占网络

零售额近三分之一，行业用户规模预计达 6.6 亿[2]。早期直播当中的真人主播主要是凭借其超高的亲和

力来提升电商直播间的吸引力和影响力[3]，但是随着当前智媒技术和 AIGC 技术的兴起，电商直播领域

出现了 AI 直播带货这一新热潮，AI 主播逐渐成为了电商行业的新劳动形式。 
人工智能的创始人麦卡锡提出，人工智能就是要让机器的行为看起来和人差不多，所以其致力于打

造“像人一样思考的 AI”[4]，目前，AI 主播正通过算法驱动“身体感知”与“情感计算”，在电商直播

中实现按需动态化、人格化演绎，显著提高了原有机器人的智能性。这一新兴的直播形式不仅能突破人

类的生理极限，实现 24 小时不间断直播，还具有超低成本的特性，受到大量商家的追捧。但 AI 深度介

入劳动过程后，也使得数字劳动的主体、价值分配机制等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数字劳动的形态由“人”

向“机”的转变，也从侧面体现出资本对劳动者更为隐蔽、高效的控制，使得人们对其劳动权益、技术伦

理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的担忧。 
本文从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出发，去深入分析不同类型的 AI 主播之间的表征有何差异？以及不同

类型的 AI 主播在实际的应用过程当中给电商行业带来了哪些影响？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应对

举措，希望能够助力电商直播行业优化行业业态，实现技术发展和权益保障之间的平衡。 

2. AI 主播的类型划分及其表征差异 

2.1. AI 主播的类型界定 

本文从“AI 主播与真人主播的关联程度”的角度，并围绕“劳动主体”来进行划分，将 AI 主播分为

“真人克隆型”、“虚拟生成型”和“辅助增强型”三类。 

2.1.1. 真人克隆型 AI 主播 
真人克隆型 AI 主播主要是采集特定自然人(行业内常称为“中之人”)的声音、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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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生物特征并进行模型训练，生成与真人高度相似的数字分身。这类 AI 主播的外观、神态等与真人高度

相似，在视觉和听觉上能够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普通的消费者难以通过肉眼直接区分其与真人之

间的差异。如在 2025 年，罗永浩数字人在百度电商完成首场直播，吸引超 1300 万人次观看。GMV 突破

5500 万元[5]，取得了亮眼的成绩。这类 AI 主播的价值在于可以延续“中之人”的个人 IP 价值与信任背

书，借助其粉丝基础达到不错的直播效果。常应用在明星 IP 数字人直播、头部主播的虚拟分身等场景当

中，其本质是真人 IP 的数字化延伸。 

2.1.2. 虚拟生成型 AI 主播 
虚拟生成型 AI 主播指的是完全由算法生成，不依赖于任何真人形象进行生成的虚拟主播，所有的外

在形象、语音语调均由人工智能技术生成。这类 AI 主播摆脱了对真人的依赖，具有极强的定制化优势和

灵活性，而且还无需承担“中之人”的人力成本和道德风险，减少了“中之人”塌房对品牌营销的影响。

典型案例如腾讯推出的“奇妙数字人 AI 主播”，不仅可以实现 24 小时不间断直播和全托管，而且其运

营成本远低于传统真人主播。目前广泛运用于各类中小型商家的直播间当中，成为品牌降低直播运营成

本、实现标准化直播输出的重要载体。 

2.1.3. 辅助增强型 AI 主播 
辅助增强型 AI 主播并非以取代真人为目标，而是寻求与真人主播之间的合作，充当真人主播的“得

力副手”，其核心定位是“人机协同”——人主导，AI 辅助。例如在真人主播休息、换场时，AI 主播可

以接管直播间进行标准化的产品介绍、与消费者进行互动，回答相关问题；又或是在真人主播直播过程

中，AI 可以在后台实时提供话术提示、梳理产品核心卖点、进行实时数据分析等等，帮助主播把控节奏、

提升沟通效率。此类 AI 主播可以释放真人主播的劳动力，让真人主播能够将精力聚焦到核心营销环节当

中，形成“真人主导、AI 辅助”的人机协同营销模式。 

2.2. 不同类型的 AI 主播的表征差异 

2.2.1. 劳动主体：碎片化程度差异 
从劳动主体的角度来看，不同类型的 AI 主播的劳动者碎片化程度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真人克隆型 AI

主播的劳动主体就呈现出高度碎片化的特征。其“中之人”的劳动基本被简化为声音、表情和动作的数

据的采集对象，并用作训练 AI 的素材。劳动者不再是具有完整人格的人，而是被拆解成了一个个离散的

“数据生产者”，他们的身上的生物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也被商品化了。相比之下，虚拟生成型 AI 主播碎

片化程度则较低，由于它背后并不对应一个真实的自然人，其劳动主体完全由算法构造而成，因此是无

“碎片化的劳动者”。至于辅助增强型 AI 主播，它的碎片化则仅仅体现在真人主播的部分技能(重复性

话术、数据等)被 AI 取代，但是真人主播的人格仍然保持完整，并没有被割裂。 

2.2.2. 劳动过程：预设化程度差异 
从劳动过程来看，不同类型的 AI 主播在预设程度上也各有不同。真人克隆型 AI 主播的劳动过程是

高度预设的——说什么话、怎么互动、传递什么样的情感，基本都由技术人员提前设定。当触及到某个

关键词时，系统便从话术数据库匹配出概率最高的回复模板进行套用；同时，整场直播的流程也被技术

人员提前编排为不可变更的路径，AI 主播只能根据既定的顺序推进。而虚拟生成型 AI 主播则属于完全

预设的类型。其所有与消费者在直播间的互动均来自于算法匹配，一切环节都是按固定的流程执行，几

乎不会有任何偏差。辅助增强型 AI 主播表现为部分预设。在这种模式下，真人主播和 AI 主播分工明确：

真人主播主要负责灵活应变直播间中出现的各种突发情况，而 AI 主播则承担标准化、固定化的环节。这

样的模式使得整体的直播过程既保留了固定的节奏，也给主播们留了即兴发挥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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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情感劳动：情感剥离与异化差异 
在情感劳动方面，三类 AI 主播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情感剥离与异化。首先，真人克隆型 AI 主播的

情感被简单拆解为一堆数据标签，“中之人”的真情实感和 AI 表演的情感之间是完全脱节的。消费者面

对的是一个外表和真人面孔高度相似但内心毫无真情实感的矛盾体。虚拟生成型 AI 主播的情感则完全是

由编码构成，没有任何的真情实感基础，消费者只能基于对虚拟形象的想象进行情感投射，最后情感异

化程度最为彻底。而辅助增强型的 AI 主播的情感劳动主要还是由真人主播来承担，AI 仅仅是辅助完成

低情感投入的互动，比如回答价格多少、库存情况等标准化问题。而那些需要高情感价值的问题，比如

建立信任、与消费者共情等，仍然是由真人主播来负责处理。 

3. 赋能：AI 主播对电商行业的积极影响 

3.1. 真人克隆型：复刻 IP 价值，实现高效稳定变现 

真人克隆型主播的核心是完全按照真人 IP 的形象、声音和神态等生物特征进行 1:1 复刻，其重点在

于将真人主播的粉丝信任基础快速转化为流量。同时，AI 主播能够克服真人主播的生理条件和成本高昂

等问题，实现 24 小时不间断直播，从而实现商业价值的最大化。此外，由于真人克隆型 AI 主播采取的

是一次性建模、永久使用的模式，且无需重复支付高额薪资，所以有效避免了真人主播离职、档期冲突

的行业痛点问题。相比于真人直播团队，采用 AI 直播可大幅度降低直播成本和风险。随着 AI 技术的不

断发展，当前的 AI 主播已经能高度还原真人的微表情、语气甚至口头禅，这一特点使其能够有效获得消

费者的信任，在部分标准化商品中的转化效果甚至能够超越真人主播。因此，真人克隆型 AI 主播尤其适

合应用在高客单价、强信任依赖的商品品类的直播当中，如 3C 数码、奢侈品等等。 

3.2. 虚拟生成型：定制品牌 IP，实现低成本规模化扩张 

虚拟生成型 AI 主播以完全虚拟的人设和形象为核心，不受现实人物的限制，具有品牌 IP 化、低成

本和高定制化等优势，已成为电商行业中中小商家的主要选择。商家可以根据自身品牌调性，自由设计

契合品牌风格的虚拟形象，如科技风、可爱风或国风等等，使虚拟主播成为自家品牌长期的视觉符号代

言人。同时，虚拟生成型 AI 主播还拥有强大的学习能力，可以轻松掌握多国语言，实现与全球消费者的

“无国界”沟通，且直播成本仅为真人的 1/10，日均不到 100 元[6]。用户只需要简单输入内容，便可将

带货文案和直播视频转化为目标市场的语言，让商品信息更清晰地触达全球消费者，从而实现低成本的

规模快速扩张。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背景和消费习惯的差异，AI 主播也能对应地调整直播内

容和话术，使其更加具有针对性，如使用敬语、本地化俗语，并主动避免文化禁忌，以实现精准营销。这

种全球化市场拓展能力使得虚拟生成型 AI 主播在直播带货领域拥有更加广阔的应用前景。 

3.3. 辅助增强型：人机协同发力，提升直播运营效能 

辅助增强型 AI 主播的核心在于“人机协同”——把 AI 作为智能工具，赋能真人主播及运营团队，

从而提升整体的直播效率。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AI 主播能够实现毫秒级的用户画像

识别，在极短时间内就能整合好用户的历史浏览、价格偏好等多维数据，甚至在消费者开口前，就能预

判其潜在需求。基于这种实时识别，AI 可以帮助真人主播实现“千人千面”的个性化解说，让直播内容

更有针对性，精准触达消费者。第二，AI 主播可以实现 7 * 24 小时不间断直播，能在真人主播休息的时

段实现自动化轮播，打破了传统直播的时间和空间限制，实现“日不落”的流量承接。而且无需支付人

工主播需要的薪酬、培训费用和休息时间成本等，大大降低了人力成本。除此之外，智能客服的全天候

应答，以及借助 AI 工具快速生成的直播脚本、营销视频、商品介绍文案等，也将原本需要大量时间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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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工作压缩至几分钟，显著提高了运营效率。总的来说，在电商营销领域，AI 主播正逐步从“强大工

具”转变为更高效、更多元的“智能营销中枢”，凭借“全天候 + 多模态”的特点，正在重构电商的商

业模式。 

4. 异化：AI 主播对电商行业的消极影响 

4.1. 真人克隆型：互动情感缺失与侵权现象频发 

情感联结原本是建立在人际间的真实互动基础之上，但是在算法的逻辑下，直播间里的亲密互动逐

渐演变成了一场精心设计的“情感表演”。部分直播间通过虚构如重病患儿、贫困家庭等弱势人设，编

造悲惨故事来博取消费者的同情，刻意渲染苦难来收割流量，将消费者的情感直接变现，严重侵蚀了社

会信任的根基。与此同时，受限于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AI 主播的互动能力存在一定的缺陷，

仍存在机械互动的情况，例如，当面对用户提出“身高体重适合哪个码”这类非标准化问题时，AI 主播

往往只能回复“详情页有尺码表，请自行查看”等标准的话术模板，无法像真人主播那样根据实际情况

或经验给予消费者个性化的建议。此外，算法驱动的 AI 主播在降本增效的同时，也因其技术属性和技术

滥用，成为侵犯权益、扰乱秩序的新源头。典型表现之一就是通过盗取他人录像、声音等人格要素并结

合深度合成技术，进行虚假的“AI 盗播带货”。这首先体现在大规模仿冒公众人物上---从演员温峥嵘在

同一时间出现在不同直播间售卖产品，再到奥运冠军全红婵推销土鸡蛋，公众人物在近些年逐渐成为 AI
仿冒的重灾区。AI 直播的低技术门槛和低成本特性，使得商家仅凭换脸 APP 或者小程序即可生成仿冒视

频。利用 AI 仿冒名人进行带货，不仅侵犯他人肖像权、著作权，还涉及虚假营销，违背诚信经营原则，

严重扰乱电商市场秩序。 

4.2. 虚拟生成型：内容同质化与定位营销失当 

AI 技术在电商行业中的广泛运用给电商行业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效率革命，但与此同时，模板化、

机械化的 AI 也将直播内容推向了一个高度同质化的困境。这种同质化首先表现在主播形象上。为了降低

用户的识别成本，大量的商家都倾向于去打造经过大数据验证过的“高效”主播形象——无论是“氛围

感美女”还是“和蔼可亲的老人”，其五官、妆容甚至神态都是从固定的模板当中刻画，导致直播间界面

辨识度越来越低，难以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的观看需求，最终带来用户流失。其次部分商家盲目跟风打造

虚拟主播，未结合品牌调性和目标客户群体进行设计，导致 AI 主播与品牌脱节，无法为品牌实现赋能。

此外，还有部分商家过度依赖技术带来的新鲜感，而忽视自身的产品质量与服务，通过高频率的直播轰

炸进行过度营销，反而引起用户反感，损害品牌形象。 

4.3. 辅助增强型：规训异化与隐性剥削加重 

马克思在谈到“异化”[7]的概念时指出，人创造出来的物不受人支配，反而转过来成为支配人奴役

人的力量。辅助增强型 AI 主播虽然名义上是“人机协同”，但在实际运行当中，技术系统往往会对真人

主播产生一种反向规训的效果。比如，有些主播会为了配合 AI 的提词节奏、数据弹窗等，被迫放弃自己

习惯的互动节奏和即兴表达方式，逐渐将自己的思路压缩到 AI 系统允许的框架内，结果反而使得原本富

有感染力的直播风格，逐渐变得标准化、机械化。 
与此同时，AI 主播虽然显著提高了直播效率，但是也在无形当中加重了对真人主播的隐性剥削。有

学者指出，“在马克思那里，剥削是否成立，不仅要看有无剩余价值，还要看是否具备占有、强制、异化

三个核心要素。”[8]现实中，一些商家以“AI 大幅度提升效率”为由，削减真人主播的劳动薪酬，甚至

延长他们的直播时间。尽管 AI 主播接管了那些标准化的工作，但商家仍然会要求真人主播承担高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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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情感投入的劳动——例如在旁边也必须保持热情、必须与每个观众互动，而这些额外的情感劳动，却

没有得到相应的报酬。这种技术带来的“效率提升”所获得的利润，完全被资本所占取，而原本属于劳

动者和消费者的权益却在不知不觉中被侵蚀了。 

5. 规避路径：数字劳动视域下电商行业的优化策略  

5.1. 情感校准：人机协同的信任机制重构 

基于技术驱动的 AI 主播作为一种新奇、有趣的营销形式，确实能够提升消费者对于 AI 主播的积极

态度，也会增强其对推荐产品的购买意愿[9]。但是问题在于，在算法逻辑的主导下，建立在真情实感基

础上的消费信任被弱化，引发了消费者信任危机。所以，如何重建真实的情感连接成为破局的关键。首

先，要建立数字人披露制度，明确要求所有的 AI 直播间必须在明显的位置进行标注，这样既能保障消费

者的知情权，也能帮助消费者提前建立好心理预期，避免后面识别出是 AI 在直播而产生情感落差。其

次，在技术的应用上，应该明确 AI 和真人主播之间的关系——“人机协同”[10]，即 AI 只是辅助真人直

播的工具，而非情感代替者。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AI 在直播过程中扮演后台“智囊团”

的角色，实时提供数据支持，而真人则专注于与消费者进行情感表达与临场互动。第二，让 AI 主播担任

真人主播的“时间接力手”。真人主播负责黄金档直播时段，而 AI 主播则负责深夜、工作日白天等流量

较低但是具有长尾需求的时段。第三，真人主播与 AI 主播可以同时出镜直播，形成一种“感性 + 理性”

的搭档关系。真人主播负责讲故事、制造情绪氛围，AI 主播则负责快速查询商品参数、对比价格、回答

事实性问题(如是否含酒精、什么时候发货等等)。用理性真实的回答来弥补感性连接的不足，反而能够让

AI 跟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基于信赖感，而非虚假亲热的关系，这样的信任才更加牢固。 

5.2. 创意涌现：算法干预的原创内容生态激活 

针对 AI 算法带来的直播内容同质化的问题，可以从流量分配机制、鼓励原创内容和重塑人机关系等

三个方面进行优化，以打破算法逻辑对创作逻辑的过度消解，增强直播电商的核心竞争力。首先，应优

化推荐机制的价值导向。减少对已经高度模板化的爆款直播间的推荐，给予那些在主播形象、表达风格

或者场景设计上大胆尝试创新的直播间更多的曝光机会，打破直播行业的马太效应，让敢于突破标准化

审美、勇于尝试非标准化表达的直播间被看见，从根源上解决内容同质化的问题。其次，创建原创内容

的识别和保护机制。针对 AI 技术带来的低模仿门槛的问题，平台可以探索基于数字水印和内容识别技术

的原创监测系统，对于率先进行创新设计的直播间进行标记，并给予原创期保护和流量扶持，从而鼓励

更多的电商从业者走向更具有辨识度的个性化内容创作。最后，转变技术应用理念。AI 只能机械回答消

费者的个性化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算法只能进行数据匹配而没有办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情和推理。打

破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重新定义 AI 在直播中的角色，推动其从“AI 主导”到“人机协同”的范式转变。 

5.3. 可信治理：多元共治的数字商业秩序构建  

当前，AI 仿冒公众人物的乱象层出不穷，其根源在于低成本侵权却能带来高额回报。针对这一问题，

亟需构建法规、平台、技术的多元治理体系，以破解“AI 犯罪，真人免责”的监管困局。首先，要明确

AI 主播的法律责任链条。厘清虚拟数字人的法律地位及其与背后的运营商、开发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关系，

确保商家使用 AI 主播进行虚假带货、侵犯消费者权益时，相关部门能够追溯到真正的自然人或法人。其

次，要完善 AI 生成内容的著作权合规要求。运营者在上传 AI 生成内容时，需提交相应的音乐、图像和

文本素材的版权来源说明。同时，完善著作权法对 AI 生成内容的侵权判定标准，明确 AI 训练数据的版

权合法性。当 AI 直播间出现随意使用音乐片段或者模仿动漫角色等侵权行为时，系统会自动切断音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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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画面，并触发侵权警告。再次，平台应实施强制标识。为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平台必须要求所有

AI 直播间在直播画面的显眼位置持续显示“AI 主播”字样，且不可被礼物、弹幕等遮挡，字体也不能小

于画面宽度的 3%。在开播前 30 秒，AI 主播还需明确口播“您好，我是 AI 主播，商品信息请以详情页

为主，如有疑问可转人工客服。”等话语。最后，平台作为内容生产后传播的关键枢纽，可针对 AI 仿冒

名人直播带货的情况进行分级化处理，根据直播间流量、销售量以及其直播行为的危害程度进行限制流

量、暂停直播、暂停售卖以及永久封禁并上报相关部门等不同程度的处罚，以规范直播行业的秩序。 

6. 结论 

在智能时代背景下，AI 主播这一新兴直播形式的出现，不仅是技术发展催生的必然结果，也深刻折

射出在数字劳动中“身体性”的消解与异化，推动电商直播行业重新去审视人、技术与劳动之间的关系。

本文基于数字劳动和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深入分析了不同类型的 AI 主播给电商行业带来的多重影

响，发现 AI 主播既展现出强大的技术赋能效应，也带来了侵权、隐性剥削等深层次问题。在此基础之上，

本文提出了人机协同、内容原创激励和多元治理等应对策略，力求在技术与人文、效率与信任之间找到

平衡。未来，电商行业应在推动技术更新的同时，构建更加透明、可持续的生态机制，实现效率提升与

人文关怀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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